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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子屲梁

屲在低处，梁在高处
从低处走向高处，又从高处走

下来
走到影子与身体重合

坐在梁上，被山风轻拍
停在低处，被草香轻绕
弧线和脊线，在脚下，也在心里

在耳子屲梁，风是刷子
把土地刷绿，把日子刷亮
把一条路，刷到旷野

借梁上一缕风，抖落满身灰尘
借屲处一缕香，缝合心中缺憾
黄昏时，借夕阳把身影还给山河

离开时，风里的耳子屲梁
传来草木深处鸟雀的欢歌
像影子一样悠长

溪水谷

风擦净天空 草尖弯腰的影子下
云朵找到了风的形状
我躺下来，将天空与草地对换
小屋在高处，成了云的歇脚处
鸭声在小屋旁欢叫，声音溪水般
牵住脚印和流动的光斑
遍地的毛茛，像谁遗留的星光
等着你我，趁夜色来认领
当风翻过山谷，帐篷被云影重塑
像一页页稿纸，摊在山谷。风掀开一角
往后的事，还需翻越山梁，蹚过溪水
而稿纸上空白，正被你我填诗成行

胭脂湖

胭脂，融入水中
养活了紫色的马鞭草、斑斓的格桑花
和岸上来来往往的身影
云彩在夕照里，投下或浓或淡的光
让花色有了忽明忽暗的应答
微风拂过，花影、身影、波影
以及“尕连手”的歌影，多像传说中
貂蝉骑着胭脂赤兔马——
鬓边插着云霞，脚踩花香，逐水而去时
落下的一枚银饰耳坠
被谁别在康乐大地的耳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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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盛

我见过黄河的黄。在兰州，在宁夏，在河南，
在山东入海口，那是一种浑厚到近乎悲壮的黄，挟
带着黄土高原的魂魄，裹挟着千年的泥沙，一路咆
哮，一路奔腾。那样的黄，是黄河的底色，也是我们
民族血脉里最浓稠的一笔。可是，在我记忆的深处，
却固执地存着一片蓝，那是永靖的黄河蓝。

那片蓝，不是天空的倒影，也不是什么滤镜下的
幻象。它是真实的，沉静的，甚至带着些许孤傲的蓝。
站在刘家峡水库的大坝上，我第一次看见那样的黄河
水——碧绿澄澈，像一块巨大的翡翠，静静地卧在两山
之间。风来时，水面皱起细密的波纹，阳光碎成千万片
金箔，在水面上跳跃。那一刻，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这就是那条浑浊的黄河吗？它怎么可以这样蓝？蓝
得让人心醉，蓝得让人想要落泪。

我忽然想起一位朋友。他在永靖的那些年，我们曾在
这片蓝水边有过一次长谈。他说，他要让这里的老百姓过
上好日子，要让这片土地真正活起来。说这话的时候，他的
眼睛望着远方，目光坚定而清澈，就像眼前这一汪蓝水。直
到后来，我一次次听到永靖的消息：城北新村建起来了，枣园
的游客越来越多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红火了。我才渐渐
明白，原来有些承诺，是可以化作实物的；有些理想，是可以落
地生根的。

永靖的美，在于它的山水相依，更在于它的人文相融。炳
灵寺的佛光，千年不变地照耀着这片土地；太极岛的芦苇，年年

岁岁绿了又黄；而那一片片枣园，春来花开如雪，秋至果实累
累。最让我动容的，还是城北新村。那是一个完全新建的移民
村，从规划到建设，处处透着现代气息。宽阔的道路，整齐的院
落，还有配套的产业园区。那里的农民，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
而是成了产业工人，有了稳定的收入，有了真正的幸福感。我曾
在一个黄昏走进村子，看见老人们坐在广场上聊天，孩子们在追
逐嬉戏，炊烟袅袅升起，空气中飘着饭菜的香气。那一刻，我忽
然理解了什么叫“岁月静好”。

朋友离开永靖已经有些年头了。去了别的地方，继续着他
的理想。我坚信他还会时常想起这片蓝水，因为这片土地上，有
他倾注的心血，有他实现的梦想，有他留下的足迹。永靖记得
他，就像黄河记得每一滴水。

这些年，我去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江河湖海。长江的浩
荡，漓江的清秀，西湖的婉约，青海湖的壮阔，各有各的美。但唯
有永靖的黄河蓝，一直在我心里荡漾。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
的情愫，像是故人，像是旧梦，像是内心深处某个柔软的角落。

我想，也许是因为那片蓝里，不仅有水的纯净，更有人的
温度。它见证了一个人的理想与坚守，见证了一片土地的变
迁与发展，见证了一代人的奋斗与幸福。这样的蓝，怎能不让
人魂牵梦萦。

如今，当我再次想起永靖，眼前浮现的依然是那片蓝。蓝得
深沉，蓝得透彻，蓝得让人心生敬畏。我知道，那不是简单的颜
色，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愿这片土
地永远美好，愿那些为之付出的人永远幸福。

黄河蓝

◇张子恒

我们走着走着
迷失了方向
咩咩咩——
看见每一只羊都在唱临

夏花儿
山在流淌
水在倒挂

我们走着走着

误入仙境
南 国 的 山 羊 唱 南 国 的

花儿
北 国 的 绵 羊 唱 北 国 的

花儿
古代的羊唱古代的花儿
现代的羊唱现代的花儿

走着走着
我 们 都 变 成 了 唱 花 儿

的羊
咩咩咩——
我们都是和政羊

松鸣岩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每 天 不 会 是 四 月

初八
为了目睹
松涛阵阵
岩石鸣唱
仙女下凡
今晨，我从千里之外奔

向你
醉美的和政
和政的山
和政的水
和政的人
到处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每一个和政的人
都是护花使者
心中都驻守一个神
拴住太阳唱花儿吧
没唱完的情留给儿孙辈
让诗意刻在每一个心头

◇马学武

那时候我的东乡还在睡着
不知道洮河被黄河收纳了
黄 河 的 肚 子 里 传 来 咕 咚

一声响
躯体里多了一点血

那时候我的东乡还睡着
《米拉尕黑》乘着歌声的翅膀

飞走了
我听见咕咚一声响

《诗经》的肚子里多了一点血

那时候我的东乡还睡着
马六七创制的东乡牛肉面飞

走了
我 听 见 传 来 一 声 声 响 一

声声响
十亿人的心上多了一点血

唐汪小

唐汪小，比种田人的
想法还小

小 得 只 能 放 下 两 个
姓氏

她卧在山弯里
小得洮河也爬不上岸来

这么小，使我的歌吟
变得困难。比如春天里
红塔寺一枝杏花
马巷一枝杏花
就已经满川是绯红的轻云了
而一万个大眼睛的姑娘却
掩 藏 在 小 小 的 泥 墙 院 子

里边
不得见

东乡物语 （外一首）

◇何其岗

八月的风，吹遍临夏大地。掠过街巷，也
拂过山野。

晨曦微露，八坊十三巷慢慢醒了。弯弯曲
曲的青石板路，院墙上的青色砖雕，静静守着
老城的岁月。迎着晨光，商户陆续开门营业，
街巷的烟火气便一点点开始升腾。

新鲜的甜醅透着清甜，三炮台的茶香散
开。路上邻里相遇，慢下脚步闲话家常……

拥政巷老马家酱牛肉的大铝锅里，酱汁
“噗通噗通”冒着热气，铁皮柜台擦得锃亮，刚
卤好的牛肉，色泽深红透亮，看一眼，就有立即
放进嘴里的冲动。卤香不张扬，慢慢飘在空气
里，混着旁边小吃铺的面香，整条巷子都浸润
在烟火里。

“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
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悠悠古巷深
处，藏着一段最朴素的道理。寻常巷陌，烟火
邻里，不过是一堵院墙的宽窄，就让邻里生出
嫌隙。一纸家书回信，让他三尺又何妨。质朴
的字句，朴素的道理，化解家人心中矛盾。邻
里间的包容，人心的敞亮，在一封回信中，在方
寸之地，在古巷深处，有了温情与仁义。从此，
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在岁月里静静流传。如今
漫步，一场温柔的顿悟在内心升腾。

清风不语，青砖无声，时间最好的光景，从
来不是步步争先，而是予人余地、留己温柔。
这便是寻常生活里的幸福。

古巷常年如新，百姓安居乐业。老旧院落
焕然一新，巷道干净平整。各族群众和睦相
处，日子一年比一年安稳红火。平凡烟火的背
后，是稳稳的初心与坚守。

离开热闹的街巷，去耳子屲梁。这里没有
城市喧嚣，只有纯粹的山野。群山层叠，草木
茂盛，满眼都是鲜活的绿色。蓝天干净透亮，
薄雾缠绕山头。此时，空气里只有野草和山花
的香味。站在山巅眺望，一切尽收眼底。

山河葱郁，万物向荣。沉默的青山，见证
着小城的变化。徐徐的山风，诉说着民生安稳
的美好光景。

从市井巷陌到青山旷野，、每一寸土地，都
浸润着初心。只有扎根土地，守护人间烟火，
方是人间最真诚的信仰。

八月的河州，风暖人和，山河清朗。
巷有温情，山有绿意，百姓安康。这山河

安稳，就是盛世最好的模样。

八月礼赞

◇冰 阳

和政羊 （外一首）

时序辗转，盛夏的酷热在
一声声的蝉鸣里进入高潮，又
在渐次又增多的荫凉里，摊开
一席清凉。

正值中伏，骄阳似火，骤
雨也时常造访。白日暑气逼
人，所幸，乡村晨昏尚有清
风，乡间旧事悠长，伴着晚风
静静流淌。

田野麦子次第开镰，沉甸
甸的麦穗承载着一年的期
盼。农人头顶烈日收割、拉
运、碾场，劳碌之中藏着丰收
的喜悦。收麦如同过节，备齐
鲜蔬，啤酒饮料也安排得妥
当，终日躬耕田野，再辛苦，也
总要好好安顿一日三餐。

乡间保留着的习俗，有些
已经忽略。家中有老人的，
常会赶在麦收时节酿制农家
黄酒。这种乡土黄酒，滋味
和市面售卖的迥然不同。麦子去皮煮熟，放
至温热拌入酒曲，密封置于暖处。三两日启
封，麦粒黏结，酸甜的香气窜满屋舍。再取小
缸，兑入温水，每日搅动一回，数日之后，淡柔
酒香缓缓弥散。

记得那时，大人们劳作归来，顾不上洗手，
先舀一碗黄酒一饮而尽，满身疲惫随之消散。
碾场互助的日子，常常喝得痛快，闲谈也畅
饮。几碗下肚，平日里寡言的乡人敞开心扉，
聊庄稼收成，聊家中儿女，闲话人间世事。

苦夏绵长，先民讲究冬病夏治，三伏贴药，
防暑祛湿。田野里灰条、蒲公英蓬勃生长，人
们采挖野菜，晾晒药草；清晨闲暇之时采摘艾
草，制成艾条、艾枕。餐桌上，浆水面、凉面消
解暑热，抚慰每一个流汗的黄昏。

万物肆意生长，暑气蒸腾，阵雨匆匆，可世
间时序从不会长久停驻，所有盛大的燥热，都
是为如约而至的立秋节气铺垫。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秋，禾谷熟
也。”东汉蔡邕的《月令章句》中说：“百谷名以
其初生为春，熟为秋，故麦以孟夏为秋。”

立秋常有“秋老虎”盘踞白昼，正午依旧热
浪袭人，可细心人总能察觉天地细微的变化。
风悄悄变了品性，晨昏之间，一缕清浅凉意随
风漫来，如齐己诗云：“始惊三伏尽，又遇立秋
时。露彩朝还冷，云峰晚更奇。”

立秋，是四季一道重要的分水岭，盛夏草
木的蓬勃舒展，慢慢收敛生机，麦收后的土地
暂歇，静待秋作物孕育成熟。农人观云听风，
捕捉节气更替的讯息，开始默默筹划秋收、秋
耕，一颗心随着节气悄悄沉静。

一夏的忙碌，麦场的欢声笑语、一缸甜香
的黄酒、山野间的草木，都留在盛夏的时光里，
成为过渡至秋日的温柔底色。

大暑积攒人间烟火，立秋开启天地新章。
夏尽秋来，热烈准备退场，清宁缓缓登场。
大暑之后立秋，一场季节的更迭，藏在清风

细雨之间，藏在乡野四季生生不息的轮回之中。

秋
风
始
生

◇
茉

栅

雨
中
的
回
忆

◇
甘
荣
凤

陈
魁

摄

垂
铃
素
曼

今天又下雨了，这已经是阴雨连绵的第七
天了，暴雨、阵雨、更多的是绵绵细雨，听着耳边
淅淅沥沥的雨声，思绪飘回儿时居住的深山，回
想起那些和雨有关的岁月。

那时候，我们山里人家大多是靠山而居，祖
辈们在居家选址上有依山避险、藏风聚气的说
法，不管谁家盖新房，都选在山体厚实、坡度平
缓的半山腰上。我也问过爷爷安家的讲究，他
告诉我：“背山面水人财寿，背水面山人相斗。”
长大了才知道，这句朴素的话语，是先辈们与自
然博弈沉淀下的生存心得，也是他们在大山里
世代生存总结出来的“风水经”。如今回望，才
懂先辈的智慧，在极度干旱的大山深处，安家置
宅的第一考量从来都是水源，逐水而居、临沟而
建，只为生存。

小时候，雨雪是唯一的水源，也是山里人的
生命之源。家家户户院内屋后都有水窖，门前
都有一条长长的沿着山势、顺着沟道、通向水窖
的引水沟。每逢落雨，父辈们干的第一件事就
是披着雨衣、戴着草帽，冒雨疏通沟道、把山涧
的雨水尽数引入自家水窖。

水贵如油，山里人把每一滴水用到极致：半
盆清水全家轮流洗漱，用过的废水或是投喂牛
羊牲口、或是浇灌菜园，从无半分浪费。见惯了
缺水、驮水、澄水、买水的日子，从懂事起，我也
早早懂得了这份稀缺，骨子里就有种盼雨、喜
雨、敬雨的情怀，所以对下雨、飘雪都有特殊的
期待，那是一种发自本能的对生命的敬畏和
对生灵万物蓬勃生长的期许。

只要心底装着对干旱的忧虑，就难掩
对雨天的偏爱。我偏爱山中来去匆匆
的雷阵雨，村里人把这种雨唤作“过
雨”。我爱云层翻涌时发出的滚滚
惊雷，爱闪电劈开黛色山涧的刹
那，爱骤雨落在皮肤上清冽的
凉意。檐角水槽汇出潺潺
水流，叮咚错落，宛若天

地间自发奏响的乐
曲。雨声混着村里

孩童追逐嬉闹的
声响，是贫瘠

山野里难
得的鲜

活。疾风骤雨转瞬消散，雨歇不过一会儿，两山
之间便悬起一道七彩长虹，瓦蓝的天幕衬着蓬
松的白云，山涧的薄雾缓缓升腾，山野的风夹杂
泥土的清香，满目皆是清宁治愈。

雨后的彩虹还未消散，村口便传来村长洪
亮的呼喊，他扛着铁锨沿沟道巡行：“山路被雨
水冲毁了，大伙出工修护咯！”闻声，各家壮年男
子即刻放下手中活计，抄起农具出门；无青壮年
的家庭，老人妇女主动顶上。自家沟渠自家清，
门前山路自己修，同村道路众人护，这是村庄代
代相传、无需文书约束的默契，全靠村民自觉。

山里的雨雪从不止温润的阵雨，冰雹、冻雨
雪带来的重创，至今刻在我记忆深处。11岁那
年盛夏，我和村里孩童结伴在阳山坡放牲口，晌
午时分还是晴热天光，等玩耍的我们注意到天
气的异常时，天际已经暗褐一片，云层低得仿佛
压在了山头上。根据老人们教的观云常识，知
道狂风暴雨将至，急忙驱赶牲口，可闪电骤然划
破长空，震耳雷声紧随其后，鸽子蛋大小的冰雹
轰然砸落。我们慌忙躲进路边的小山坳，眼睁
睁看着牲畜在外慌乱冲撞、彼此躲闪。等冰雹
渐歇走出窑洞，只见驴骡皮毛满是砸伤的痕迹，
一块块掉毛的印记看得人心头发酸。那时我心
里除了难过，更揪着一层担忧：刚冒穗的庄稼遭
此一击，今年收成怕是要落空了。

还有一场端午后的冻雨，是我幼年最深刻的
天灾记忆。那时我们家的山羊刚剪去厚毛，露着
粉粉的肉皮。那日云天泛着诡异的淡红，闷得人
喘不过气，爷爷望着远山连连蹙眉：“云彩反常，
怕是要有冰雹。”午后气温陡然断崖式下跌，村里
人都翻出了冬衣御寒，入夜竟漫天落雪，草木庄
稼尽数被冰雪封盖。一夜之间，家中30余只山羊
冻毙于离家不远的圈舍，那一刻我真切体会到，
在变幻无常的自然面前，人的力量何其微弱。

今昔对照，早已是两重天地。从前只能凭
天色、祖辈经验预判风雨，天灾来临只能被动承
受；如今天气预报时时发布、气象预警精准推
送、党员干部值班值守，我们不再独自直面山
洪、冰雹、冻雨的凶险，这份安稳，是新时代赋予
百姓的底气。

雨声不绝，耳旁闪过山野雨声的回响，新
旧时光重叠的深夜，父辈们修路的喧哗与窗
外淅淅沥沥的雨声交织，孩提时雨天嬉戏的

欢笑与城市万家灯火的静谧
交织。旧山道上泥泞的足印
隐入岁月烟尘，新柏油路顺
着灯火绵延向远方，父辈们
流着汗水踏平崎岖，我们方
能安稳地走上坦途。雨丝悠
悠，像是时光的低声絮语，把

山野里未曾熄灭的热忱，
轻轻送进每一扇泛着

暖意的窗口。


